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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在转型中的中国，复杂的交通制度甚至完善的设备

都无法完满承担维持交通秩序的功能。“富二代”醉酒

“飙车”、渣土车横冲直撞、行人对红灯都视而不见……，

以致交通规则在所有人群眼中，最后都像金耀基所言，

“只是一套白纸黑字”。不过，这种形式主义本身在旧的条

条框框面前也一样有积极之功能。比如，在“姓资姓社”
的质问来势汹汹的 1990 年代初，邓公就倡导“只干不

说”，就是要让现实的经济运行的“实然”，与计划经济规

则的“应然”发生脱节，最终让那些条条框框成为束之高

阁的废纸。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体验是社会变迁的观景之窗，再

次是因为其既具有相当的独特意义，又具有一般的普世价

值。所谓中国体验的独特意义，指的是在这场规模浩大的

社会变迁或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有着不同

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人民曾经经历过的精神嬗

变的内在特点与嬗变逻辑。显然，如果中国人精神世界的

嬗变，不过是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经经历过的心理

嬗变的一种重演或复现，那么这种嬗变就没有自己的独特

意义，所谓“中国体验”自然也就成为一种伪命题。而所

谓中国体验的普世价值，指的则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

是否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与中国相

似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否具有预示或借鉴意义。如果中

国人精神世界的嬗变只是一种个案，那么这种嬗变就没有

自己的普世价值，中国体验自然也就成了一种无法与“人

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的“例外”，要想建立林南

设想的“有可能超越社会界限去解释经验现象”的理论图

式就成了一种费尽心机的枉然。
中国体验的独特性是无可怀疑的。这种独特性不但涉

及沧桑巨变、成就斐然、梦想成真，而且也和人口众多、
传统厚重、转型剧烈有关，甚至和刚性的体制弊端和不受

制约的权力体系相互交织。我们承认，这 30 多年的变化

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但我们也看到伴随着这巨大改变

的不仅有欣快、愉悦，也有艰涩甚至痛楚，同时它还为未

来留下了茫然和困惑。其实，中国体验的独特性，不仅取

决于其所经历的精神世界的震荡和磨砺的广度与深度，而

且取决于其所生存的国度———中国的独特性。中国体验的

普世价值同样也无可怀疑。这种普世价值一方面意味着，

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或相近的文化传统或历史遭遇

的民族或国家来说，13 亿中国人民今天所经历的复杂而剧

烈的精神世界的嬗变，或许也是他们未来将经历的嬗变的

一种预示。另一方面则意味着，鉴于在人类及人类文化中

存在某些普遍性的因素，就像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在西方形

成的理论图式解释中国或东方的经验现象一样，在中国或

东方形成的理论图式，也完全具有解释西方或其他民族或

国家的经验现象的可能———前提只取决于不同国度之间经

济与社会结构的相似程度。

部分公民权：中国体验的忧伤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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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脏了，可用水洗；可水脏

了，该用什么来洗？人吸进的是氧

气，呼出的是二氧化碳；可吸进的

是超量的 PM2.5，肺和人体又该如

何？

绝对贫困线调整后，中国约有

1.3 亿人仍处在衣不遮体、食不果

腹的境况中。那条线的标准，不过是今天有人每顿豪饮一

瓶茅台酒的市场零售价！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经过全体同胞的艰苦努力，路

爱国发现中国终于从“文革”期间的疯狂，转型为一个相

对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但纵横方面的任何比较可见，这片

土地现今的景观，和这片土地上的同胞今天的处境，实际

上并没有多少可夸耀的成就。生态资源已经不可逆转的恶

化，而两极分化也在分裂整个共和国。
反思或检讨 30 年来的巨大变迁，盲目的乐观者触摸

到的是“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冷静的中立者看到

的是相对正常的“中国经验”，其中有成功的喜悦，也有

失败的挫折；而我们所感受的则是“中国体验”，包括激

情与进步，但也有忧伤和怨恨的中国体验。
国家经济总量 30 多年来以两位数的速度在持续累积，

国家财富和资源动员能力稳步上升。正如美国 《时代周

刊》 2009 年度英雄致辞：是中国劳工群体用他们的坚韧和

勤劳支撑了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但巨额增长

的财富分配格局，成就了小部分“先富起来”的权贵，同

时固化了包括赤贫者在内的庞大的底层群体。
在社会位置的金字塔结构中，陆学艺的团队发现仍有

近一半的同胞在为最低限度有尊严的生活而苦斗。绝大份

额的财富、资源和机会，都以出生地为尺度被不均衡的分

配。“官二代”和“富二代”的横行霸道，叫嚣着这种不

均衡分配已经定型；而“穷二代”的愤怒和怨恨，则在不

断地消弭底层民众改变自身处境实现向上流动的向往和信

心。人的处境的分化和差别，存在于任何社会中。但这样

的现实所反映的，又是怎样一种“公平合理”的分化和差

别？不劳而获之于刻苦劳作，奢靡嚣张之于卑微挣扎，一

条鸿沟，隔离了少数权贵精英和绝大多数普通草根阶层。
然而对后者而言，他们终其一生辛劳，但除了温饱，为什

么从来没有富裕过？

统计学意义上，中国有 13 亿多的人口，13 亿多鲜活

的生命。但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中，几乎有一半以上的生

命，只是“半人”（semi-man）！他们因为出生的地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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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就被剥夺了“全人”（the full man） 的身份、权益和

保障。这种歧视性的制度安排，至今少有改观的迹象，并

且已经在他们的子女身上持续传递或再生产。这就是乡村

居民包括流动到城市的乡村居民的处境。
流动到城市的乡村居民，他们有的已经在城市安家，

但还是被称为“流动民工”。他们就是中国新工人阶级。
孙立平指出，中国新工人阶级正处在三重逻辑的网络

中，成为对抗权力和资本的挤压，保卫和培育自主社会的

主要载体和基本力量。其一，工业化过程和工业化逻辑，

意味着国家在快速积累资本，盘剥工人权益。“血汗工

厂”制度，成为典型的工厂体制。其二，转型过程和转型

逻辑，使大量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变成流动的新工人阶

级。其三，全球化过程和全球化逻辑，使中国成为“世界

工厂”，或者说中国正在形成西方国家正在逐渐消失的世

界上最庞大的新产业工人群体。
中国新工人阶级的涌现，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难

题和社会后果，如留守儿童、留守配偶、留守老人和新生

代农民工；和这些问题同等严重的是，他们艰难的城市社

会生态适应难题。依照伯利 （Berry） 的社会生态适应模式

（acculturation model），他们很少有人实现整合和同化，更

多的处于分离境地，少数彻底被边缘化。
成为特定政治体的合法成员获得公民资格，主要有三

种原则：出生地原则、血统原则 （依从于其父母的公民资

格） 和归化原则 （naturalization）。中国公民权的获得，主

要是血统原则。
成 为 政 治 共 同 体 的 成 员 ， 也 就 是 获 得 公 民 资 格

（citizenship）、享 受 公 民 权 利、建 构 公 民 认 同 （citizen
identity） 并培育公民德行 （citizen virtue） 的过程。公民资

格的获得，和公民权密切相伴，其背后有不停息的斗争和

话语实践，以追求承认、平等和平权。在马歇尔三位一体

公民权 （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的基础上，雅

诺斯基和格兰在《公民权研究手册》中细致勾画了当代公

民权的范围/维度：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

权利，每个类别之下，还有更详尽的亚范畴。
这片土地上的同胞，逻辑上都是共和国政治体中的平

等成员，他们都具有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尊严、自由和

权益。他们也应该拥有平等的完备公民权。但就中国今天

的情形而言，我们发现公民权这种群体资格呈现出梯度特

征，即非公民权 （no citizenship） —部分公民权 （partial
citizenship） —完备公民权 （full citizenship）。其缘由关涉

承认政治学。
泰勒指出，在以性别、族群、宗教甚至出生地来对人

群进行划界的过程中，底层群体被优势群体污名标定，其

特异性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贬低而排斥。这是有意的错误

承认 （misrecognition） 或不承认 （nonrecognition） 的过程。
而承认政治就是在建构“本真性”（authenticity） 基础上

的认同努力。
本真性，在微观层面上，它首先指每个个体坦诚地面

对真实的自我，倾听内心真实的呼唤；作为有平等尊严的

独特个体，他以自身的方式而不是模仿的方式成长为人。
而在宏观层面上，它意味着在平等尊严和平等尊重基础上

的公民德行，即热爱和照顾政治共同体中的同胞。
依霍耐特所言，自我的圆满，依靠的是主体之间的相

互承认。或者说，成功的自我发展预设了一系列相互承认

的形式。如果主体体验到蔑视而意识到没有被承认或被错

误承认，就会致力于“为承认而斗争”。
转型中国国家建设的目标，就是培育全体国民的

“宪政爱国主义”（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 情操，以超越

和统合政治共同体内部不同族群、宗教、语言和出生地等

多元文化共同体的差异。但国家认同的建构，对国家的忠

诚和献身，应以完备公民权作为起点。
只有当所有同胞都超越“部分公民权”而获得他们应

得的“完备公民权”的时候，中国体验的忧伤才会消散，

它的历史与社会意义才能够真正凸现。惟愿那个时点不会

遥不可及，惟愿那个时点尽快到来。

中国体验的两重性

□冯婷，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

学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经说：

如果一个古希腊人神奇地穿越时空

来到 1750 年的英格兰，他或她会

发现许多东西似曾相识；但如果他

在此后两个世纪才降临英格兰，就

会感到自己来到了一个“不真实”
的世界，因为他或她在那里能够识别和理解的东西少之又

少。诺斯的这番话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西方社会自 18 世

纪中叶以后所经历的脱胎换骨般的变革。但不能不让人感

慨万千的是，西方社会在 200 多年中所经历的巨大而深刻

的变革，中国在过去短短 30 多年的时间中，也即在一代

人的身上就经历了。这种急剧迅猛、巨大深刻的变迁带给

中国人对于这个变革时代的那种错愕迷茫、五味杂陈，既

有欣喜、又有痛切的体验，恐怕只有狄更斯在《双城记》
开头描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那段话才可表达：“这是最好

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

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

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

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

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这是最好的时代。30 多年前，我们怀着对现状的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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